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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数字经济领域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截至2018年12月31日相关标准与绩效数据，构建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四维评价指标，实证分析了技术标准化能力对绩效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技术标准资源投入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牵头制定国标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参与制定国标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行业标准制定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标准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为我国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的提升提供了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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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mad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capability on firm performance basing on the sample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digital economy area by a four-dimensional evaluation index of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capability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the relevant standards and performance data as of December 31, 2018. The results of study show that the ability to invest in technical standards,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of national standard and set industry standard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on firm performance while the ability to lead the formulation of national standards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have enriched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on standards and firm performance, provid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capability in the era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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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随着“数字中国”的高歌猛进，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量子通信等为代表的数字科技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12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数字经济治理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成为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力量[1],并提供了新动能。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中所采用的Bukht & Heeks[2]的定义，数字经济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核心层，称之为数字（IT/ICT）领域，包括硬件制造、软件及IT咨询、信息服务、电信；第二层是窄口径，称之为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服务、平台经济；第三层是宽口径，称之为数字化经济，包括电子商务、电子业务、工业4.0、精准农业、算法经济；将分享经济和零工经济介于宽口径和窄口径之间。
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出现，标准化的作用不再仅限于规范、总结和推广，更是新兴智能化和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带领者。数字经济时代，标准在引领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创新研发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被广泛认同。大力推动技术标准化工作，制定新一代技术标准，已逐渐成为各方抢占竞争制高点的重要手段[3]。“得标准者得天下”，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实施变革，提高自身在标准制定中的发言权，进而增强竞争力以提高绩效水平。那么，数字经济领域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能否对企业绩效产生作用，又会产生何种作用？其影响又会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均尚未有针对性的研究。基于此，本文选择沪深两市数字经济领域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分析法对技术标准化能力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和研究。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技术标准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关于技术标准化能力的经济效应，国内外学者们在微观方面做过许多的分析和总结。在技术层面，标准化是提升技术水平的核心工具[4]。从技术诞生角度来看，技术创新的速度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受技术标准的影响[5][6]。于欣丽[7]研究发现技术标准化产生技术积累会带动技术创新的发展，为新技术的诞生提供质量保障并且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从技术扩散角度来看，宋明顺[8]认为正式标准具有“载波效应”，当企业的专利技术被纳入标准中时，标准随即起到了传播专利的功能。技术标准影响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进程，进而影响企业能否从技术创新中获得效益[9]。在效益层面，标准使得零部件的互换性成为可能，并直接推动产生了规模化的生产方式[10]。从成本角度来看，企业实行标准化有利于降低研发成本、生产成本、贸易成本等[11]，从而获得成本优势。Swann最早提出标准可以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成本投入，Adolphi & Kleinemyer指出标准化能够降低产品成本，帮助企业发展[12]。从规模经济角度来看，技术标准本身具有兼容性和锁定效应，呈现规模报酬递增规律[13]。Hussain[14]认为标准化有助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在市场层面，标准含有的通用性语言和规范性指标，有利于产品的信息传递和理解的准确性，提高了消费者、中间商和供应商磋商过程中信息的对称性[15]。Baron[16]认为市场上的买卖双方可以通过标准容易地识别产品特征，从而规范市场秩序，降低信息不对称。
“一流企业做标准”，标准化已成为企业重要的战略工具[17]。由于技术标准是一种显性知识，企业在标准化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可以提高其竞争力[18]。同时，参与技术标准化的企业也可以利用某种技术来影响标准的内容，以获得竞争优势[19]。Wakke[20]认为企业能从标准化过程中获得明显超过成本的收益，制造业企业参与技术标准化的强度与其绩效存在着积极的关系。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数字经济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2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评价
已有研究对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评价研究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将企业参与制定的标准数量来测度其技术标准化能力[21-23]。如果企业参与制定的标准数量越多，那么其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影响越大，该企业的标准化能力也就越强[21]。二是使用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存量来衡量标准化水平[24-26]。企业的技术标准存量越多，那么该企业关于技术标准制定的经验也就越多，也越有利于技术标准的制定[27]。三是采用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次数来反映其标准化能力[28][29]。当企业成为标准起草单位时，意味着其对负责的标准具有较大的贡献度和影响力。企业参与次数越多，其技术标准化能力也就越强[28]。
由上述研究成果可知，标准制定数量可以较好地反映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并达成共识，但其仅考虑到标准化产出，尚不够全面。本文突破现有文献的局限，对文献中标准有关数据进行扩展，增加企业标准化资源投入，综合产出与投入两个方面测量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并且出现了“三二一”产业逆向的渗透趋势[30]。国家标准主要是基础通用性标准，在加快数字化改造的过程中，往往无法跟上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发展先进数字技术，对数字经济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人工智能、区块链、5G、量子信息等关键技术研究都取得较大进展，产生了一大批值得推广应用的科技成果，但大多数这些成果并没有转化成标准。因此，以数字经济行业标准为载体，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实现数字经济领域产业升级改造，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由此，本文将技术标准制定划分为国家标准制定和行业标准制定。
综上所述，根据本文研究目的，为丰富现有研究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单一测量指标，增加数据的可操作性和代表性，将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划分为技术标准资源投入能力、国家标准制定能力、行业标准制定能力三个方面。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技术标准资源投入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国家标准制定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行业标准制定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技术标准化能力较强的、对标准制修订影响较大的企业才会被吸纳成为标准起草单位[21]。而企业作为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在实际制修订的过程中分为牵头起草和参与起草，这两种参与形式对企业的影响力也不尽相同。凌艳平[29]认为牵头起草标准的企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主导作用和相当的话语权，其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要强于参与型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虽然在国家标准制定过程中并不是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甚至可能存在着搭便车的行为，但Blind[31]指出可以通过积极影响标准，使其朝着自己所合适的专业化方向发展，或者可以被动得从标准化过程中获取相关知识来提高自身竞争力。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牵头制定国标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参与制定国标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综上，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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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技术标准化能力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
3研究设计
3.1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根据Bukht & Heeks提出的“数字经济”定义，从同花顺行情中心筛选出数字经济的22个相关概念为收集范围，获得截至2018年12月31日我国沪深两市数字经济领域上市企业209家。本研究有关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SAC）、上市公司年报以及同花顺、新浪财经等金融网站。为保证数据有效性和准确性，数据获取后经人工清洗及核实，剔除ST、*ST、S*ST企业以及数据不全的企业，得到有效样本195家。
3.2变量测度
（1）企业绩效（REVENUE）。企业绩效指标分为两类：一是以会计为基础的指标（如资产收益率）；二是以股票市场为基础的指标（如股票市场收益率）[32]。根据本文研究目的，选用财务指标中的营业收入作为企业绩效的近似测量指标。
（2）技术标准资源投入能力（RI）。Riillo[33]指出参与标准技术委员会是企业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可以极大地影响市场，且由TC人员构成的专家网络是技术知识的载体，也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源。考虑数据选取的现实可行性，本文选用观察企业所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人数作为指标来衡量技术标准资源投入。
（3）国家标准制定能力。依据我国标准制订流程，相关起草单位对其技术范式是否能成为技术标准具有相当的影响力[28]。因此，根据曾德明等学者的研究做法，本文采用企业作为起草单位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次数为指标来衡量其国标制定能力。将主导负责起草标准的次数作为企业牵头制定国标能力（LEAD）；参与起草次数为企业参与制定国标能力（FOLLOW）。
（4）行业标准制定能力（STD）。本文借鉴侯俊军等学者的做法，选用企业参与制定的行业标准存量作为行业标准制定能力的指标。所有研究变量及其相关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测度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测度及说明

	被解释变量
	企业绩效
	REVENUE
	公司营业收入

	解释变量
	技术标准资源投入能力
	RI
	企业所在标技委人数

	
	牵头制定国标能力
	LEAD
	牵头起草国标次数

	
	参与制定国标能力
	FOLLOW
	参与起草国标次数

	
	行业标准制定能力
	STD
	行业标准存量


综上，本文构建以下模型以对变量关系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线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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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证分析
4.1样本企业分析
根据CSMAR数据库整理，195家样本企业中大型企业173家，占比88.72%；中小企业22家，占比11.28%；192家企业设立时间在10年以上。从所属行业分类看，样本企业分布于35个不同行业，其中62家企业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31.79%；38家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比19.49%；例如仪器仪表制造业中，企业的经营范围逐渐由传统的电力测量仪器仪表拓展到智能装备、智能工厂系统集成和工业互联网等，形成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新型实体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涉及各行各业，以不断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目标。195家企业共制定国家标准1400项，均值7.18，行业标准951项，均值4.88，其中最多的一家企业制定国标118项、行标219项；样本企业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能力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4.2假设验证
本文对企业技术标准资源投入能力、牵头制定国标能力、参与制定国标能力、行业标准制定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见表2），结果显示，模型满足回归要求，且回归效果显著。在相关变量回归分析中，牵头制定国标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192，为显著负相关，因此不支持H2a假设。对于数字经济领域企业来说，其企业技术标准资源投入、参与制定国标能力、行业标准制定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其回归系数均为正数，呈现显著正相关，假设H1、H2b、H3获得支持。
表2 回归分析
	变量
Variables
	回归系数
Coef.
	t值
t value
	p 值

p value
	显著性
Sig.

	技术标准资源投入能力
	0.154
	2.154
	0.033
	*

	牵头制定国标能力
	-0.192
	-2.479
	0.014
	*

	参与制定国标能力
	0.287
	3.340
	0.001
	**

	行业标准制定能力
	0.288
	3.449
	0.001
	**

	Adj_R2
	0.244

	F
	16.691***

	N
	195


注：***p<0.001，**p<0.01，*p<0.05.
4.3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1）技术标准资源投入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人力资源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其一，技术标准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不仅仅是把实践经验编写成标准文本，更需要大量的知识和智力投入，以有效的把创新成果、最佳实践转化为适用的技术标准。其二，企业的标准化人才，尤其是专家型人才通过广泛参与外部标准化活动，如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SC） 的活动以及国际标准化活动，有助于及时获得技术创新及标准前沿信息、代表企业反映自身诉求，提升企业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及话语权；其三，标准化人力资源的有效投入，有利于促进信息沟通和外部知识的转化与共享。
（2）参与制定国标能力对企业绩效影响显著。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参与制定竞争规则，有利于企业规避恶性竞争，降低技术和市场风险，防止产生不兼容或者冲突的标准，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同时参与制定国标的过程就是知识获取的过程，企业可以利用其他企业技术发展补充自己的研发，并且从非预期的知识溢出中获益。参与国标制定可以缩短新产品开发及推向市场的时间，以先发优势获取重要的市场份额。但是研究也发现，牵头制定国标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与本文研究假设有所出入。究其原因可能是，其一，作为牵头起草单位，在标准研制、编写等过程中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甚至在很多标准的形成过程中是完全的技术发起者、过程组织者、资源提供者以及关系协调者，必将投入大量物质、技术、信息、人力等资源，而这些投入是远远大于当期获得的绩效回报的。其二，一般认为，牵头制定标准意味着更强的技术话语权，也必将带来更多的绩效回报，但也应看到，这些回报在短期实现是困难的，尤其是获得的无形价值，如企业声誉、品牌形象等，其绩效回报产生的周期会更长。
（3）行业标准制定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行业标准是我国自愿性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标准往往能更快速、更精准的对市场需求做出响应，参与标准制定的相关方聚焦于更小的细分产业，也更容易实现协商一致，行业标准在标准形成和推广阶段的效率优势在数字经济这样的新兴产业更为突出。另外，行业标准以促进产业发展为根本，更聚焦于创新成果的转化，数字经济产业创新活跃，技术更新迭代快，行业标准在创新成果产业化中的桥梁作用更为明显。
5研究启示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法，利用我国数字经济领域195家企业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标准与绩效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考虑到技术标准化过程中起草单位参与形式的不同，本文将国家标准制定能力分为牵头和参与两种类别，丰富并细化了现有技术标准绩效研究评价体系。同时，本文在实践管理方面为数字经济领域企业构建合理的标准化战略提供了一些启示：
首先，标准作为促进产品和服务之间互操作性的重要工具之一，是企业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桥梁，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显著影响了其绩效，这对于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也是极其显著的。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据作为生产的核心要素，在整个经济活动链条中产生着基础性的作用，数字经济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边界清晰产业，而实际上越来越的多企业将涉足数字业务，成为数字产业发展的参与者，有效提升自身技术标准化能力对于提升竞争力是值得广泛重视的。其次，标准化资源投入，尤其是标准化人力资源投入是值得重视的影响因素。然而现状并不乐观，195家样本企业中，企均标准化专家不足1人（0.64），这表明多数企业标准化人力资源水平不高，标准化人才培养和引进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重视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专家型标准化人才，提供并创造机会深入参与外部标准化活动对于多数企业而言是需要大幅提升的。其三，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对绩效提升是有利的。195家企业共制定行业标准951项，平均每家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4.88项，其中最多的一家企业高达219项。显然“一流企业做标准”的理念已得到广泛认同，在研发成果高度集聚、技术竞争尤为激烈的数字经济领域，参与行业标准制定的积极性和成果已经较为显著。其四，主导制定国家标准在当期对绩效的影响是负向的，可见主导制定国家标准的投入巨大，尽管从标准的本质属性和国际惯例看，标准形成过程中的相关方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主导与否，但基于我国国情，主导者责任大、投入多、回报慢也是事实，195家企业中仅有47家主导过国家标准的制定，样本企业参与制定的国家标准中，51.5%的标准是由研究机构主导制定的，因此，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基于标准主导企业一定的补贴是拟补投入的一种有效措施，但是从标准形成的程序公平和有效发展看，优化现有的国家标准形成机制和流程是更为重要的。
由于标准化领域数据较为匮乏，本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所获得研究成果也值得进一步探索深化：①本文仅以数字经济领域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未来可以对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企业进行比较研究，为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提出更详实的依据，以及更具有普适性的建议。②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是一个多维体系，本文尝试从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但由于标准化相关基础数据可获取性等问题，该体系值得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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